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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只应天上有
——怀念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决

绝，那么义无反顾，让喜爱他，尊敬他的人

来不及叹息，便不得不啜泣着向他告别。

深秋的北京，依然热浪袭人。开车蜗行

在回家的路上，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帕瓦罗

蒂不幸逝世的疆耗，原本漫溽的热汗一下子

凉了，一种失去亲人的感觉瞩间笼罩了全

身。窗外华灯初上，眼前车流滚滚，而我忽

然有一种人骨的悲凉，一种失去知音的无边
的寂寞。香港的专题纪念晚会用了“此曲只

应天上有”的诗句，而我此刻的心境，正好

障合了诗句的音境。是的，此曲只应天上

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几关过去了，尽管公务繁忙，把时间塞

得很满、但心里依然空落落的，帕瓦罗蒂

壮硕的身影，亲切的笑容、总是在眼前晃

动，虽然磁带早已为CＤ所代替，但这几天

特意把帕瓦罗蒂演唱的那波里民歌磁带找

出来，星晚路上一遍又一遍播放，我的车

里便充满了帕瓦罗蒂的歌声，我的周围便

笼罩着帕瓦罗蒂的气息，我的眼中一次又

一次啥满泪水。那是帕瓦罗蒂第一次访华
时，我在音乐会现场买下的原版磁带，是

从牙缝里抠出钱来做下的此生最美的梦。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很多不同版本的
ＣＤ．既有１９７２年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歌

剧院演出多尼采蒂《军中女郎》中《响

多么快乐》时连唱九个高音Ｃ的现场录音。

也有１９９３年帕瓦罗蒂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

吸引３０万听众的“帕瓦罗蒂之友音乐会

ＤＶＤ。但我始终珍藏着这盘现在看来已经

很不起眼儿的磁带。因为它记录了我的青
春岁月，记录了我对古典音乐和歌剧艺术

倾注的无限痴迷。

早饭时和同事再次说起我们心中的那个

拍瓦罗蒂，说起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个让人热

而沸腾的八十年代，说起帕瓦罗蒂旋风带给

我们的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朋友说应该写

占什么，可是写什么呢？做了这么多年文字

工作，我又一次感到了文字的苍白无力。即
便是再优美典雅的语言，又怎能表达我们对

帕瓦罗蒂万般喜爱，无边卷恋的感情干方一

呢！
是的，那个年代是令人难忘的八十年

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心自中的思想解放和

“狂飙突进”年代，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极度

的物质晤乏和精神贫乏之后重新振奋和崛起

的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迎来了“尘

世的耶稣”、“音乐天国至高无上的皇帝”、

“全世界儿童和联合国伟大的朋友”一一帕

瓦罗蒂。
1９８６年夏天，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

伙子，心中奔涌着火一样的热情，手中攥着

可怜巴巴的几十块钱。当听说帕瓦罗蒂就要

来到中国演出的消息后，我们几个狂热的

“帕迷”四处活动，唯恐错过干载难逢的机

会。我们精心盘算着：一个月工资56元，

听一场音乐会至少要20元。帕瓦罗蒂在中

国只演出两场，一场歌剧《波希来亚人》

一场歌剧与那波里民歌集锦。如果两场都

听，剩下的钱还可以勉强买一盘13块钱的

原声带，但当月的饭钱就成了问题。如果只

听一场，再买一盘录音带，剩下的钱起码可

以填饱肚子。想来想去，我和朋友决定还是

两场都听，磁带各买一盘，回去后相互转

录，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那是我艺术生命中最值得纪今的日子

两场音乐会，一场安排在天桥剧场，一

场安排在人民大会常。我和朋友提前三个小

时就赶到那里，百般周折弄到的票紧紧摸在

手里，生怕被谁抢走似的。等待的时间漫长
而幸福，我能清晰地感到自己脉搏的跳动，

手心里满是激动的汗水，隔一会儿就要在裤

子上擦一下。当帕瓦罗蒂戴着那条我们熟来

的大围市、穿着宽松的服装走上舞台时，全

场一片沸腾，掌声、欢呼声、跺脚声混合成
巨大的声浪，好像要把整个屋顶掀开。如此

狂热的场景，只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记录

片中见过，只在麦加朝圣的新闻报道中见

过，没想到含蓄的同胞能把这样的热情奉献

给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歌唱家。

演唱开始了，偌大的剧场立刻弥漫了帐

亏罗蒂所特有的美妙歌声。他时而控制气

息，演唱几支舒缓柔曼的那波里民歌，把

我们带到意大利之夏浪漫而多情的蓝天碧

海之间：时而放开歌喉，尽情展示高意Ｃ

之王无与伦比的歌唱关才。干是，全场听

众无不陶醉在仿佛天籁之音中，尽章歌居

艺术和那波里民歌带来的无比快乐。我酒

楚地着到身旁一位衣着考穷的老者随着音

乐轻声哼唱、使劲地鼓掌。当帕瓦罗蒂连

续唱出高意C时，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

一曲终了，冲着我直喊：“好啊，好啊，
实在是大好了！”因为兴奋，他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光泽，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

在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特殊的温暖：
只有帕瓦罗蒂的歌声，才有使老人变得年

轻，使姑娘变得漂亮，使这个不平静的世

界变得格外美好的魅力吧。
两场音乐会上，帕瓦罗蒂演唱了我们就

悉和不熟悉的许多著名作品：全本的《波希

米亚人》，还有《多么冰凉的小手》、《缆

车》、《我的太阳》、《重归苏连托》，
《穿上戏装》《女人善变》《今夜无人

入睡》……每一次出场和退场，帕瓦罗蒂都

会受到长时间的热烈欢迎。看得出来，他唱

得非常投人、非常认真、非常高兴。随着歌
曲情节的变化，他时而挥动手帕、凝视前

方，好像要向一段遥远的爱情作最后的告

别：时而张开双臂，热情放歌，仿佛要向我

们传递来自亚平宁的问候。所有人都被帕互

罗蒂的真诚感动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充盈着

喜悦的神色。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懂音

乐，但他们知道大师，崇敬天师，渴望在与

大师的直接交流中感受歌剧艺术的魅力。帕

瓦罗带显然也受到了这份热情和真诚的感
染，他是那么卖力地唱着，让人威到不仅是

用上帝赋予他的美妙歌喉，更是用他慈悲而

善良的心。
那段时间里，不仅我周围热爱古典音乐

的朋友，而目整个中国知识界似乎都成了不

折不扣的帕瓦罗蒂迷，每个人都能哼上几句

歌王的唱段，即便是在公共浴室里，也不时

能够听到发音准确的《我的太阳》。我们不
董意大利语，但产生了学习意大利语的强烈

冲动：我们未必懂得古典音乐，但熟悉帕瓦

罗蒂作品的每个小节。只要音乐响起，我们
就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接着哼下去。帕瓦岁

蒂成了热爱音乐艺术人群的中介，不管大家

是否相识，只要谈起怕瓦罗蒂，就天然有了

沟通的密码，可以立即成为知音和朋友。可

以基不夸张地说，在整个八十年代中期，单

瓦罗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

提高了我们的音乐文化修养。他为渴望求知

的我们确立了一个极高的音乐审美标准，树
立了一个从此难以超越的幅神标杆。从那以

后，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在音乐名义下的所谓

“演唱”，再也不会降低自己的审美趣味去

为二流作品浪费时间。我们像一群被惯坏的
孩子，从此“由奢入俭”难了。

进人九十年代，帕瓦罗蒂开创了“跨界
演唱”的全新形式。在他的艺术辞典里，只

有好音乐和差音乐的差别，没有古典与现
代，高雅与通俗的门卢之见。他不仅与多明

戈，卡雷拉斯等歌剧大家同台举办“三高音

乐会”，把歌剧艺术带给普通民众：而目邀

请“辣妹组合”、斯汀、U2、博诺、席琳

迪翁等流行巨星联袂演出。以他无与伦比的
强大号召力为贫穷战乱地区的儿童筹款，为

联合国慈善事业不遗余力地工作。干是，从

伦敦海德公园，到纽约中央公园，从巴黎埃

菲尔铁塔，到北京紫禁城，到处留下了他的

足迹。在将美声唱法与流行歌曲有机结合，

创造全新演唱风格的同时，他也完美地树立

了自己热爱公益事业，促进世界和平的良好

形象。萨拉热窝人民授予他荣誉市民的光荣

□朱铁志

称号，联合国任命他为和平大使。他就是这

样，在古典与现代、高雅与通俗之间搭建了
一座桥梁，使“阳春白雪”走进“下里巴

人”。同时以自己博大善良的情怀，将富人

与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战乱频仍的世界

增添一抹暖色。

多少年过去了，年轻时的敏感与多情早

己为中年的老练与沉稳所代替，但内心深

处对帕瓦罗蒂那份爱，并未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有丝毫减退。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

都会想起无悔的青春岁月：每一次想起他

和蔼可亲的面容，心中都会涌起一份特殊

的咸动，在他的歌声单我听出了高贵

听出了真诚，听出了华丽，听出了质朴

听出了爱情的甜美，也听出了离别的悲伤。

在我的心目中，他毫无疑问是人类歌唱史
上迄令为止最伟大的歌唱家。一座不可逾

越，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是所有乐迷心

中永远的珠穆朗玛，他的夫世，不仅是南

乐艺术的巨大损先，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不

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正如意大利总理普要

迪所说：“帕瓦罗蒂用他的歌声将名人和

普通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一生不仅

是音乐，更重要的是一个和平使者，他在

用音乐反对战争，他不仅代表了意大利的

音乐，而目代表了整个意大利。”葬礼那

无章大利空军“三色箭”特技表演队在

帕瓦罗蒂的家乡摩德纳上空飞过，释放出

象征意大利国旗颜色的红白绿彩烟，仿佛

一面巨大的国旗覆盖在摩德纳上空，这是

意大利给予她最优秀儿子的最高礼遇。

歌王走了，他在临别赠言中写道：“我

希望人们把我当作一个歌剧里的男高音记

佳，或者说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代表，这个代

表性人物在我的国家中找到了他最好的表达
方式。另外，我希望我对歌剧的热爱能成为

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和最永恒的意节。”

我想，歌王的遗愿其实星已化为现实。如今

在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帕瓦罗蒂的歌

声：有帕瓦罗蒂歌声的地方，一定就会萌发

文明的种子。
毫无疑间，生在帕瓦罗蒂时代是幸福

的，生在帕互罗蒂时代而有幸亲耳聆听他的

演唱是更加幸福的，生在帕瓦罗蒂时代而有

能力感受他的美与崇高是尤其幸福的。

歌王已去，歌音不绝。
愿上帝与帕瓦罗蒂同在。

愿帕瓦罗蒂的歌声永远响彻在全世界人

民中间！

艺术长廊

鲁迅与唐代诗文
□顾农

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

民族精神最高扬的时期之一，鲁

迅对盛康气象非常神往，曾在《着

境有感》一文中写道：“长安的

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
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首前无古

人。现今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

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杂洋花一

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

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

个健康的有自信心的民族，从来

是乐干接受外来文化的。唐人翻

译佛经多用直译，不急干使译文

风格本土化，这大约也是国力强

盛、充满自信的缘故。对此鲁讯

也给予很高评价，拿来作为自己

主张“硬译”的历史依据。

鲁讯对唐诗评价极高，曾说

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己

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

心之齐关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这番话说得似乎有些绝对化，但

这是他在提到自己的诗作时说的

接下来又说：“然而言行不能一

致，有时也诌几旬，自省亦殊可

笑”，可知是自谦的同时采用极

而言之的手法以充分表达他对康

诗的激赏，鲁迅读唐诗颇熟，时

时随手引用。他为阐明“革命文

学”无须乞灵于标语口号，即引

用白居易《宴散》诗中“笙歌归

院落，灯火下楼台”二旬为例

说明写富贵而不用“金”，

“玉”、“锦”、“绮”那些学

眼，乃真有富贵气；他指出隐藏

自己的旧作是徒劳的，人家可以

香旧帐香出来，则举韦庄《泰妇

吟》为例。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鲁迅在杂文中引用唐诗，虽然章

在为我所用，作为社会批评，文

明批评的某种材料，并不是对康

诗本身进行研究，但由于鲁讯具

有深愿的古典文学修养，所以他

那些自由发挥的片言只语仍然具

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往往能给予

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讲到夸张。

鲁迅引用李白的诗句“燕山雪花

大如席”，指出这当然是夸张。

“但燕山究竞有雪花，就含着一

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

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夸而有节

的道理，一下子就讲得十分透辟。

对干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

鲁迅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在杂

文《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涉

及历史，不指名地引用杜甫道：
“譬如罢，关干杨妃，禄山之后

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逼

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由她，

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夜

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

，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

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久

了。”这里引用的两句读出干社

甫的名篇《北征》，鲁迅显然很

欣赏杜甫敢干真言的胆量，这跟

历来关于《北征》的诠释很不
司，而自有其根据。鲁迅对秆甫

总体评价极高，有一次刘大杰向

他请教文学史问题，郁达夫也在

座，郁认为杜甫的律诗高干他的

古体，鲁迅不以为然，说“杜甫

的律诗，后人还可以墓拟，古体

的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

人墓拟的。他的《北征》就远在

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

学他，差得远。刘大杰问“杜

莆同李白，陶潜的比较看法如

何？”鲁迅回答说：“这很难

说，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H

都是头等人物。我总觉得陶潜站
得稍远一点，李百站得稍高一

点。这也是时事使然。杜甫似乎

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

们堆里似的。”两小段话言简意

深，真所谓不刊之论。游国恩等

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之修

订本特别引证了这一段话，来说

明杜甫的伟大之处。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
书中认为鲁迅的小说有着杜甫的

诗情，极有见地，这应当是指其

中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关怀而言。
对干事代散文鲁迅也作过深

人的研究，旱年整理过虞世南

沈亚之的文集，取得很好的成绩。

他不大着好散文正宗的韩（愈）

抑（宗元），却辑录过一本康广

州司马刘恂的《岭表录异》水

平大大高于清代的武英殿本。鲁

迅对干传统中所谓“正宗”的部

分，往往持保留的态度：他更看

重那些历来处干边缘而精华较多

的作品，典型的例子是他曾特别

提出唐末三家：“唐末诗风衰落

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的《逸

书，全部是抗争和惯激之谈：

皮白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干。

别人也称为隐十，而看他们的《皮

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

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

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这一结论，现己为文学史界广泛

接受，时时征引。

生命的秋天
□罗宗毅

一叶知秋。当一片黄叶随风

飘落的时候，秋天在不经意间

悄然而至。
十月的秋天深幽，静谧

数发一种阅尽人间沧桑的厚重

微风中，秋凝聚成一片片黄叶

缓缓飘落。当落英散尽，超色

的树木显现出生命苍劲的脉络。

细密如织的叶片，像秋蝉留下

的悲怆的曲谱，记录着潇潇落

水生命的故事，它把春的经历

夏的传说写在落叶的回忆里

告诉人们风中的成长，雨中的

蓝壮，繁茂的潇洒和落寞的伤

怀。
于春夏而言，秋是过来

者。经过春天的绚丽多姿和夏

天的如火如茶，知道了蓬勃兴

盛只是暂时的风华，辉煌与赞

誉终归是过眼烟云。对于身外

之物，它任由轻风，云水随

缘，得之淡然，失之坦然，称

天的魅力还在于它的丰富，高

贵和成熟，婉如一幅意蕴深刻

的写意画，秋天里，那悠然澡

浮的行云，心游物外，志存亮

远，面对喧置尘世、始终保持

一种高贵的疏离；那清激透明
的秋水，清明在心，静静地守
候一份纯净和怡然：那飘落在

脚前的落叶，仿佛在告诉人

们，往后的岁月，不仅是收获

季节的延伸，还有严冬的考验

需要面对。

人生如四季。依着四季的自

然更迭，我们已在风清云淡中

走进了生命的秋天。一个个年

份行将装钉成册，归于历史的

夕烟筹雨，走进回忆与遥想。

春萌、夏荣、秋实、冬枯、运

演着宇审生命的大节律，岂止
是自然过程呢？生命的称天让

人不能不心生一种庄严的使命

感和人生的紧迫感，促使人们
更加珍惜人生迈出的舟一个脑

步。
如果说在人生之秋沉淀和反

思是对生命的负责，那么阅读

秋天不失为一种深远的智慧。

走进秋天你能体味人生的沧

桑和生命的静美，以埋然平和
的心态面对人生路途上的风风

雨雨、坎坎坷坷，成就一种宽

宏，沉静的襟怀：走进秋天，

心随秋风而宁静，夏日的浮躁

和冲动被沉稳取代，你将在宁

静中回归本真的自我，胸怀坦

荡，身心自在，领略生命的从

客：走进秋天，你能找到心灵

请意的栖息地，怀着超然的眼

光观照人生途中无处不在的美

妙风景，在心灵深处葆藏充盈、

信心和期待。

印度哲人泰戈尔说：“站在

秋天的风景线上，最好把我们

的目光放远，这样，我们就有

欣赏冰雪的情致。”在生命的

秋天到来之际，沿着泰戈尔老

人指向的远方看去，我看到了

一片海，并且看到了葡萄牙诗

人卡蒙斯在海边题写的那句耐

人寻味的沧海留言：“地止于

此，海始于斯”

文苑

一座绿色丰碑

——参观胡耀邦纪念林有感

沈宝祥

2０0７年７月30日下午，在甘重省绿化工作的

老领导邹雅林同志陪同下，我怀着崇敬和思念的心

情，参观了兰州北山的胡耀邦纪念林。

胡耀邦纪念林，坐落在兰州北山的徐家山国

家级森林公园内一个山梁上，这个山梁有个很美

的名字，叫做红柳梁。走近纪念林，“胡耀邦纪

余林”六个字，首先映入眼帘，进入林区，中间

是一条雨道，一米多宽，平坦笔真。甬道两旁，

是各种林木，长得郁郁葱葱。甬道中部，是一座

题词碑，碑上镶刻着胡辉邦同志题写的“种草种
对、治穷致寓”八个大字，绿色很醒目，石质

材料的碑身高近四米宽约五米，碑的反面是《纪

余林碑文》，记述胡耀邦同志倡导种草种树、绿
化甘重的光辉真迹以及全国各地贵少年和极

集草种，树种支授甘肃绿化的情况并附各地支

援单位的名单。碑文由邹雅林、李茂撰文，署名

甘肃省绿化委员会、甘意省林业厅、共青团甘肃
省委，１９８６年８月立。我在庄严肃穆的题词碑前

站立良久，品味着我熟悉的耀邦同志的手迹。这

八个字，洒脱有力，是耀邦同志１９８３年视察甘肃

时题写的，具体时间是8月3日，这八个字，体现

了辉邦同志对甘肃和西北人民的深情，体现了他

改变甘肃和西北面貌的战略思想。

纪念林约有三百多类长，四五十米宽。林中
分片插着树种来源地的小牌子，分别写着北京

辽宁，黑龙江，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山东，

江苏、陕西、内蒙古、新疆、广东、云南、福建、

浙江、湖南、湖北、青海等省、市自治区和中

南海等有关单位的名称。原来，这个纪念林是由

来自不同地域的树种育成，由一片一片林本合成

的，胡耀邦纪余林凝聚着甘肃省和金国二士九个

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海外侨胞，港澳

同胞的深情。

雅林同志告诉我、当时，耀邦同志提出甘肃要

大力种树后，又根到种籽问题。就对陪同视察的闭

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同志说，请团中央发动全国青

年采集树种，支持甘肃的绿化。在团中央的号召

下，各地热情地送来许多种籽，计有二十七个省。

市、自治区的592个县市，以及人民解放军、爱国

华侨和国际友人，共送来八百多万斤草种树种。这

些草种树种运往甘肃各地种植，在千里陇原掀起了

一场群众性的绿色革命。
为表达群众对胡耀邦同志的情谊，他们特选

全国各地支援的树种，在红柳梁分片培植，以志

纪念。
群众自发地将这片林地称之为胡耀邦林，并逐

渐地叫开了。省绿化领导小组同团省委，林业厅共

同研究，将这一片林地建为胡耀邦纪念林，并由三

家出资，镌刻了胡耀邦题词纪念碑。1986年8月，

题词纪念碑建成，这也标志着胡耀邦纪念林的最终

建成。1987年，有人提出，纪余碑怎么办？有人

主张改为“种籽纪余碑”或干脆叫“纪余碑”。

不再冠胡耀邦的名字，省委领导明确表示，这是历

史，“不能改，不能动”。这样，胡耀邦题词纪念

碑和纪念林，就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听了雅林同志的叙说，引起我许多感慨。1983
年8月，胡耀邦同志到甘肃省视察挥毫题词发

出“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号召，大讲“反弹琵

琶”的辩证法，并提出，要“千军万马、地动山

摇”地向荒山荒坡进军。以后，耀邦同志又到甘
载，不辞辛劳，深入各地，大力推动绿化，甘肃的

党政军民学各界整个践原大地开展了群众性的

绿色革命，他们二十五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种草

种树，染绿大地荒山。

雅林同志担任甘肃省绿化领导小组副组长兼

办公室主任，为甘肃的绿化奋斗了几十年，他赠

送我《绿化丰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两本

厚重的书。这两本书是甘肃省绿化领导小组办公

案编辑的。书中汇集了胡辉邦同志视察甘肃各地

时的多次谈话，讲话和题词，中心内容就是“种

草种树，治穷致富”。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甘肃省

绿化工作的进程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绿化工

作的经验总结。
我佩服甘肃同志尊重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也

深深感受到甘肃党政军民对胡辉邦同志的深厚成

情，他们的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

截止1998年兰州的南山和北山已植树成林

14万亩，植了3000多万株树。现在，南北两山已

经成为兰州的绿色屏障。经讨多年努力，甘肃省累

计人工造林近600万公顷，完成退耕还林96互公

顷，植树15亿株，森林覆盖率已达到了9.9%，在

千里河西走廊建起了长达1200公里的防风固沙林

带，已建立自然保护区59处，总面积达988万公

，甘重的同志说，这一切，都是从1983年那场

绿色革命开始的。
2006年，甘肃省一位领导同志在总结绿化工作

时说：“二十二年的实践证明，耀邦同志的这一伟

大号召，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是有科学预见的，也

是完全符合甘肃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非常正确

的。”
在甘肃，只要提到种草种树，人们很自然地就

会想起胡耀邦同志。他为绿化甘肃立下的不朽功

勋，甘肃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那天，万里晴空，阳光灿烂。我站在红柳梁，

仰望着这绿色丰碑，显得生机无限。我更感受到了

那轟立在甘肃人民心中的丰碑，更高更大！


